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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肖复兴在《芒种之忙》中写道：“节气，真的神奇，像是一位魔术师，自
然界的一切都逃脱不了节气变换的色彩晕染。芒种，乡间是麦子的一片金
黄，城里没有麦子，也得派橙黄橙黄的杏来诉说这个节气中的一点儿心思。”
让我说，不仅酸甜酸甜的杏儿善解节气的心意，就是那嫣红嫣红的榴花儿也
绽开笑脸，又奉献出青翠欲滴的稚嫩的果实捧场，就连那城头最高处的布谷
鸟儿，也可劲儿地啼血放声歌唱。当然，那白白亮亮的阳光更是背负起担当，
将它炽烈的热情洒满大地，感染得人们迫不及待地亲吻芒种，融入芒种，继而
化作了芒种。

芒种叔是这个人群中的一个缩影吧。别看他已届耄耋之年，一嗅到万顷
金波千呼万拥的麦香，便弃了拐棍儿，游进了麦海，一下陶醉在“东风染尽三
千顷，折鹭飞来无处停”的田园诗意中，不知是温文尔雅还是附庸风雅。

生于芒种而得名、经历了数十个芒种的他，嘴叼着长杆铜锅烟袋，微微笑
的眯了眼，有滋有味的吸着，手在麦穗上划了个爱抚的半圆，竟然没舍得撮一
穗尝尝。

“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
种芒种，忙收忙种”。他绕口令般吟唱着农谚：芒种亡昌，麦熟一晌，虎口夺
粮。割麦如救火，得抓紧开镰喽！可是，可是……一直在麦地串种玉米的我
就“嘿嘿”地笑了，说，芒种叔，又在怀念你割麦的旧时光了吧，但那大型收割
脱粒机省你多少弯腰和汗水啊？！他一惊，遂一“哼”，说，呸！那铁家伙是省
不少事儿，可让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本真，它替我们干了，我们的时光，我们的
芒种经历的喜悦，还不是流逝在碌碌无为的玩耍里。毛主席都说，生命在于
运动。只有亲手劳动获得，才感到由衷的快乐幸福啊！

说完，芒种叔又到别的麦地里去了，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六十年代芒种叔当生产队长那会儿，小满已过，就铺排芒种事宜，一切准

备就绪，就一遛石槽摆开，带领社员“噌噌”磨镰。五更天，麦田里那人就黑压
压一片了，只听“噌噌噌噌”，不到半晌，那麦子的海浪都变成了一座座岛屿，

“刷刷刷”“驾”，牛马“嘚嘚”，麦场上就长出了一座金黄的山了。他讲究发扬
风格，团结协作，全队人割、捆、拉运、打轧、入仓展开竞赛，每年的麦收，我们
队都赶在全村八个生产队前面。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芒种叔的芒种更游刃有余了，
可他老想着那些鳏寡老人和缺劳力户，他就带着孩子们先帮着收了他们的小
麦，再摸黑儿夜战收自己的，其他户受到鼓舞，也在争分夺秒的忙碌，因此，全
队的麦收进度还是高质量夺得全村第一。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芒种急种谷”、“芒种芒种，样样都种”、“夏种晚
一天，秋收晚十日”、“ 夏种无早，越早越好”、“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打火夜
插秧”。在收麦烽火的间隙，芒种叔总奉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醒催促村民不
违农时，只争朝夕插秧播种。

他总是积极模范带头。下雨了，他放下镰刀，赶紧种谷、播玉米、栽地瓜
秧苗；干旱时，就带头打井抗旱或挑水造墒播种。他简直就是芒种里的一枚
陀螺。或帮人割麦，或给人摇耧播种，这半月的芒种，其身影大都忙碌在别人
的地里。

“听说庄南头西瓜家病得不轻啊，家人在医院守着呢，你这村民小组长，
可想着找收割机给他收了那几亩麦子啊！”又返回来的芒种叔打断了我的回
忆。我愉快地答应着。

蓦地，作家林清玄带着他的《六月芒种》突然闯进了我的脑海。里面说，
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高粱的波浪
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
光，也是芒种。六月的明亮里，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芒种，是为光
芒植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

啊，芒种，那六月四处流动的光芒，真好！ 作者系县退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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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流动的光芒
◎冉庆亮

济阳的
“铭新池”

◎陈玉堂
现在的家庭说起冬天洗澡都不当回事，不论采取什么样热水方式都能解决，简单的很。不管是太阳能还是电热

水器，每一个家庭都有多种选择和解决方法。可是在七十年代初以前整个济阳县城也没有一家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难
题。个别条件较好的家庭能燃上一个取暖炉，烧上几壶热水擦洗几把解决就算不错了，况且冬季能取暖的人家也是极少

数。济阳人多少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为了解决人们的困难和急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县委

县政府决定在汽车站的西侧车站饭店内扩建几间房子，建设济阳第一家浴池。济南的铭新池最有名，济阳人就把新浴池叫做济
阳“铭新池”。

浴池的修建大大缓解了人们的需求，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在某些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浴池在老百姓嘴里俗名叫
澡堂。在那的寒冷大冬天，人们利用难得的周末假日或闲暇之日，纷纷跑到澡堂热水里泡泡澡，清理一下浑身的脏臭气，享受大城
市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也是一份乐趣。通过热水的蒸洗，浑身上下分外痛快舒服。澡堂票价两角，使平常百姓都能洗的起。浴池里设
十几张休息床，并有浴巾、拖鞋、茶壶开水，还有专门理发师。可以先理发后洗浴，当然更舒服。所谓澡堂就是在较大的两间房子里，
修建了两个大水池子和一口大铁锅，锅里烧热水供两个池子用热水。两个池子一个温水一个热水，习惯洗热水或温水都能解决。一
个池子能容纳十几个人。春节前是浴池最忙的时候，人多的像下饺子，一个池子能塞下二十几个人，挤挤把把的腿也伸不开坐也坐
不下。没有搓背的，只能是同事之间互相搓搓。澡间里人声鼎沸喧声四起，光听泱泱，谁的话也听不清。进澡间只见热气蒸腾，也
看不清是何人的面目，只见一片光溜溜的身子。我曾经几次光临那里，里边的气味也实在不好闻。有时水热一点和人特别多时一
不注意就头晕，弄不好就摔倒。所以老年人很少有人光顾。池子的水是一天一换，因此下午或傍晚去时只能是洗泥汤子，难说洗
干净，只能是热泡一下，更别说传染皮肤病了，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将就了。就是这样也还是得男单女双轮流洗浴。

澡堂的修建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带来了舒畅，也带来了卫生和健康。同时也从澡堂里传出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和深刻的教训。记得是七零年前后的春天，县里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全县的精英都集中到县里。为了照顾农村干部，会议
期间安排参会人员洗浴一次。本来这是大会对参会人员的特殊照顾，却偏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幕，以致成为人们茶余
饭后的一段笑谈。

这一天，店子公社某大队一代理小队长随公社安排的会议人员一齐去澡堂洗浴。该小队长生性好奇处处新
鲜，这里瞧瞧那里动动，闲不住看不够，大有刘姥姥逛大观园的感觉。进了澡堂水池，人们大都在温水池中泡

洗，有个别的也到热水池边试温，唯独他看见旁边还有一个冒热气的，他凑到跟前，站到只有三十厘米宽的
温水与铁锅之间的水泥过道上，热气和澡水把上面冲洗的非常光滑，只见他手舞足蹈，一不留神脚下

一滑，刺溜一下掉进了大铁锅里，光听哎呀一声。在场的人们顿时慌了神，七手八脚把他从锅里
捞了出来。只见他下半身变成了紫茄子，疼的嘴里嗷嗷直叫唤。人们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送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可落了个半身残废，造成终生痛苦。你想铁锅里的水虽
不开却也有七八十度啊，可以想象掉到里面的滋味是多么难受。

从那以后，澡堂增设立一面警示牌，再也不让人们靠近那锅边
了。几十年了过去了，这样的教训警示了无数后人。

作者系县政协退休干部

我总觉的，乡间的生活是纯然趣成的。
那一年，生产队里种了几亩甜瓜。这是一个夏日

的中午，我和伙伴利用收工的间隙正在各自的自留地
里锄草，正干活间，忽有一阵香醇浓郁的瓜香味穿肠
而过。说实话，我们早已是饥肠辘辘了，所以冷不丁
地闻到那香甜的味道，我俩实在还有点扛不住。不
过，令人惊奇的是，队里的瓜田距离我们脚下足有几
百米远，而且中间还隔有一条大干渠，这么远，那芳香
四溢味道竟纹丝不差地飘进了我们的肺腑，可见甜瓜
已成熟到何等的成色了。当下我俩便决定——去偷
瓜。因为“青瓜绿枣，谁见谁扰”吗。

于是，我们扔下锄头便朝瓜地奔去。不过，在整个
行动中，对于越过水很深的大干渠我俩倒没觉得有啥，
难就难在过了干渠再穿过玉米地，前面不远才是甜瓜
地，可这中间是一片开阔地，开阔地一览无余，差不多连
蹦个蚂蚱都能看得见，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过去两个
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趟过水渠后，每人
就准备了一株高大密实的蓖麻棵，在横跨开阔地时，我
俩把蓖麻棵擎过头顶，硕大的蓖麻棵完全能遮掩住我们
的身体。于是，我们一边擎着伞状的蓖麻棵，一边匍匐

着身子在开阔地上慢慢地向着瓜地靠近，就在我们快要
爬到开阔地中间的时候，那怕啥来啥的事情果真就出现
了——看瓜的老汉竟迷迷瞪瞪、晃晃悠悠自瓜棚中出来
了。老汉照惯例巡视着瓜田，等他打量到我俩所在的这
个方向时，他好像感觉到了不对劲，愣了愣，赶忙两手遮
阳，不住地朝我们这里观望。其实，老汉的举动透过蓖
麻叶的缝隙我们已经看得到，他如此一来，我们的心里
就越紧张，越紧张攥在手里的蓖麻棵就越抖索，此刻，老
汉俨然看出了破绽，他竟向这边走来了，没办法，我们只
能扔下伪装撒腿就跑。这是白天的事。

到了晚上，没有吃到甜瓜的我俩，好像总也忘不
掉那诱人的瓜香味，于是决意趁夜深人静时再去试一
试。我俩知道，看护瓜田的就两位六、七十岁老汉，白
天他们劳累费神了一天，晚上即便再有精神头，恐怕
也熬不过十六、七岁的我们。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
我们长驱直入，越过沟坎，穿过玉米地，然后弓身猫腰
便直插瓜田去，也就是刚要踏上瓜田的边缘，耳边就
传来了一连串的棒喝声：谁！站住！看你往哪里跑！
我们似乎猝不及防，不得不犹如惊弓之鸟般赶快跑。
刚跑进玉米地，就听到两位老汉急促的喊话声，大意

是一个从这边追，一个到那边堵！真是说者无心、听
者有意，我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蹲下身来，分析道：一个
去那边，一个往那边，共计两个人，瓜棚里肯定在唱

“空城计”，当时我俩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报复心理，心
想：你不让我们吃到瓜，也不能让你们安稳了。于是，
我俩又重新壮起胆子，然后悄悄地踅摸进了瓜棚：瓜
棚里黑洞洞，的确没人；摸摸床板，只铺有凉席，光溜
溜的；顺手一划拉，竟划拉到了他们形影不离的旱烟
袋，蓦地，我们好像是灵光一闪，旋即每人抓起一把旱
烟袋，奔出门来就把它抛向了空中 ……

蓝天白云悠悠哉，又是瓜甜飘香时。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少时所做的那

些不着边际，但又是忘却不了的那些事，已经悠然划
过了四、五十年了。前不久，又与从前的伙伴相遇在
一起，世事沧桑、感慨良多，但不知怎的，我们拉来拉
去，说得最多的还就是在生产队那会儿的事，尤其是
拉起我俩如何偷瓜时的那一段，两人的神情仿佛顿时
现出了那少见的飞扬见的飞扬，，那滞缓的心智也好像顿时变得那滞缓的心智也好像顿时变得
流畅了许多流畅了许多。。不言而喻不言而喻，，我们是多么的怀念那段时光我们是多么的怀念那段时光
啊啊！！ 作者住址作者住址：：老城区老城区

为保证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
不因贫困而辍学，鼓励其刻苦学习顺利完
成学业，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2018年，
县残联将继续开展残疾人教育救助工作。

一、救助对象和标准
1、救助对象
我县户籍，接受普通高中和中等职

业教育以上的残疾学生、一户多残家庭子
女、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残疾家庭子女及贫
困边缘残疾家庭子女。

2、救助标准
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 1200 元/

人/年
全日制普通教育专科 3000元/人/年
全日制普通教育本科 3500元/人/年
硕士研究生 4000元/人/年
二、申报程序
符合救助条件的需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到所属镇（街道）残联填写《济南市残
疾学生、残疾人家庭子女救助申请表》，并
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1、残疾学生：身份证、残疾人证、户口

簿、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邮储银行账号；
2、一户多残家庭子女：学生身份证、

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残疾人身份证和残
疾人证、户口簿、邮储银行账号；

3、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残疾家庭子女：
学生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残疾
人身份证和残疾人证、户口簿、镇（街道）
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证明、邮储银行账
号；

4、贫困边缘残疾家庭子女：学生身份
证、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残疾人身份证
和残疾人证、户口簿、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出具的贫困证明和公示证明、邮储银
行账号。

上述申报材料需提供一式三份，由镇
（街道）、县、市残联各留存一份。

三、资金发放
学生救助申请材料经镇（街道）、县、

市残联逐级审核合格后，通过银行发放救
助资金。

济阳县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7月26日

残疾人
教育救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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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的同学，我就跟心兰关系好。心兰的爸妈

也在深圳打工，也是一年或两年才回来一次。心兰
跟我不同的是，她有一个大她两岁的哥哥。

不管上学还是放学，我和心兰都是一起。虽然
我家和她家一个在村子的东头，一个在村子的西
头，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
俩的来往。每天上学的时候，逢
到我家吃饭早了，我就跑到村子
西头，去她家等她。遇到她家吃
饭早的时候，她就跑到村子东头
来，在我家等我。

我和心兰有时也闹矛盾，也
不说话。每回时间不长，也不知
谁先跟谁就说了话，就和好了。

心兰学习比我好，在班里中
等偏上的样子。我的学习成绩一
直不好，越不好就越学不下去。
常常一节课下来，老师讲了啥，我
使劲想，也想不出来。

我也想把学习搞上去，考个好高中，然后再考
上好的大学，到大城市去上学。可是，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脑子里满满的，老师讲的东西根本进不去。
脑子里那些东西到底是啥，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会
是这一会是那的，像被风刮着在地上跑来跑去的一
团乱线，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状。它们不停地变换
着，不等看清楚，已经又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好多时候，我也想让那团五颜六色的乱线停下
来，静下来好好理一理。可是，总是有风刮着它，无
法停下来。偶尔有一刹那的停顿，望着那一团乱
线，我也觉得实在无从下手。

初一那年暑假过后，心兰没再到学校上学，她
和初中刚刚毕业的哥哥一起去了深圳。

5

上学放学，我开始一个人走。
刚开始的时候，吃了饭，背起书包就往村子西

边走，可走着走着，突然才想到心兰已经不在村里
了，她去了深圳，去找她爸妈了。停下脚步，心里就
特别难过。

我跟爷爷奶奶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也想跟心

兰一样，到深圳去，找我爸妈。我这样说，并不是有
多想见我爸妈，其实我是想心兰。

奶奶说，弟弟还小，她和爷爷都老了，管不了弟
弟，我在家，生活上也有个照应。奶奶许是看出了
我的心思，又说，心兰去的那个地儿，大着的呢，听
说开车都要走大半天的，你就是到了那里，也不一
定能见得上她。

我想想，觉得也是。弟弟越来越
野了，每到吃饭的时候，都是我满村子
地去找。爷爷腿不好，走路就疼。奶
奶眼睛不好，白天走路还要小心，到了
晚上，在家里奶奶都是要扶着墙，扶着
家具，才敢走路。我走了，他们怕是连
找弟弟回家来这事都难。家里洗衣
服、做饭这样的事，差不多也都是我来
做，我要是真走了，衣服谁洗，饭谁
做？再说，我要真去了，连住的地方怕
都没有。听说爸妈在那边租的房子，
除去一张床外，别的啥都放不下。

在家里，起码我还有一张自己的
床，虽然很小。家里共有两间半房子，西边的一间
爷爷奶奶和弟弟住，中间的一间是厅，东边的半间
小房子里堆满杂物，在正对门的地方，放了一张窄
窄的小床，那是我的房间。

爷爷说，再有一年多你就初中毕业了，等初中
毕业再说吧。

我就盼着能快点初中毕业。
（二十七）

圆桌对面的孩子圆桌对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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